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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50年难遇的洪灾。零溪河

的水涨了七八十厘米，从河堤溢出的洪水

裹挟着树枝、杂草，肆无忌惮地涌向未家

坪，地势低的村民家已经进水了。

村主任大兵从镇上开完防汛会，马不

停蹄地赶回村部，通知班子成员分头组织

村民撤离。布置完工作，大兵给老婆腊梅

打了个电话，说雨一时半会停不了，叫她

赶紧带二宝撤到后山林场去。腊梅答应

着，正要挂电话，大兵又补充道：“你……

莫忘了喊他一声……”腊梅晓得大兵说的

他指的是哪个，不由叹了口气，心说：“真

是一对冤家！”

自从嫁给大兵，腊梅就没听男人叫过

公爹一声爸。腊梅不明白这爷俩有啥深

仇大恨，再三追问下，大兵才说出了真

相。20多年前，大兵在城里念中学，那年

立夏的前两天，一场暴雨导致河水猛涨，

淹了整个村子。大兵的父亲当过兵，还是

党员，那会儿忙着四处救人，那天他救了

不少人，但大兵妈却出了事，她是未家坪

唯一一个在那场洪灾中遇难的。大兵恨

死了父亲，从那以后再没叫过一声“爸”，

实在有事，就以“他”代替。

念完高中，大兵先是到外面打工，攒

了些钱回来搞养殖，没几年成了当地科技

致富带头人。之后，大兵修屋买车，结婚

生子，再后来，他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后来，大兵对父亲的态度渐渐有了变

化。家里包饺子，或做了什么好吃的，总是

叫腊梅给住在老屋的父亲送点过去。但

是，大兵仍没叫过一声爸。

腊梅只带了一些必需品，撑着伞，领

着二宝向老屋走去。瓢泼大雨还在下着，

一道闪电斜劈下来，接着响起一声炸雷。

二宝胆小，一个劲地往妈怀里钻。

到了老屋，腊梅在外面叫声“爸”，没

人回答。二宝跟着叫声“爷”，仍没人回

应。“爸可能走了哩。”这样想着，腊梅牵着

二宝，一步一滑地向后山走去。

晌午时分，大兵将10多户村民撤到

安全地带，刚想歇会儿，手机响了。掏出

一看，是文书打来的，说福伯还没撤出

来。大兵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福伯70多

岁，老伴走得早，一个女儿嫁到外地，几年

难得回来一趟。“晓得了，我过去看看。”挂

了电话，大兵辨辨方向，朝福伯家赶去。

洪水很快到了大兵腰部。他顺手捞

了一根木棍，深一脚浅一脚试探着前行。

不久，水到大兵胸脯了，而且风大浪急。

他走一段，游一段，总算到了福伯家。福

伯家门开着，洪水已没过窗户。

“福伯！”大兵大声唤着。“哎……”福

伯微弱的声音从屋里传来。

大兵扔了木棍游进屋，看到脸色煞白

的福伯抱着木桶在水里沉浮。来不及多

想，大兵拽着福伯游了出去。刚游出三五

米远，福伯的房子就塌了。大兵带着福

伯，只觉胸闷气短，才想起早上只吃了一

点东西，加上忙活了半天，体力严重透支

了。大兵有些慌乱起来。

这时，有人朝这边游了过来。细细一

看，竟然是父亲。大兵没好气地吼道：“你

来干啥？不要命了！”父亲没搭腔，从大兵

手里抓过福伯游走了。大兵打算跟过去，

怎奈有心无力。一个浪头打来，大兵连呛

几口水，一阵手忙脚乱，总算没沉下去。

不久，父亲又游了回来，仍不言语，拖着大

兵往回游。大兵挣扎着，被他抓得更紧。

可能是上了年纪，也可能是之前消耗

了太多体力，父亲游不动了。幸亏前面有

棵胳膊粗的树。两人吃力地游过去，死死

抓住树干。大兵喘着粗气说：“莫管我了，

你走吧。”父亲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说：“我

不会抛下你的。”

大兵来了气：“那当年，你为啥抛下我

妈？”父亲低了头，沉默片刻说：“当年我救

完别人，回头救你妈，跟眼下一个情形。

我们抓到一棵树，那树太细了，支撑不了两

个人……”大兵认真听着。“后来，你妈趁我

不注意，自己松了手……”大兵愣住了。

洪水还在上涨，水流越发湍急，眼看

树就要断裂。父亲湿着眼眶说：“救援的

人就要到了，你要挺住。”大兵点着头说：

“嗯，我们都要挺住。”父亲微微一笑，忽地

松开手，转眼没了踪影。

洪水来袭
□魏咏柏

喝着悠悠沱江水长大的小县

城，丰满得像个大胖小子，卧躺在

城墙里面。物阜民丰、风调雨顺的

小城，清一色的吊脚楼朝着沱江

边，沿着城墙南门而建，好不气

派。一时间，这里成了周边县城文

人墨客争相前往的地方，吟诗作

赋、对酒当歌，好不惬意。

小南门边有棵参天的黄桷树，

据说已有千年树龄。有人说这树

是棵吉树，城里的风水全靠它镇

着；也有人说它是棵灾树，吊死过

几个“土皇帝”，最好砍掉。几百年

来，争论不休。

近年，黄桷树旁新开了一间豆

花店，装饰简陋，仅能容下几张八

仙桌，与一旁气派的吊脚楼比起，

显得有些简陋。但小店的生意异

常好，店主是一位正值桃李年华的

女子，明眸皓齿、手如柔荑、肤如凝

脂，说起话来莺声燕语。因头戴一

枚银凤钗，大家便叫她银姑娘。如

果非要找出异处，那便是她的脚比

一般女子大得多。一时间，这女子

成了吊脚楼上文人墨客填词谱曲

的话题。

说也奇怪，这银姑娘刚来没多

久，城里便起了祸端。正如金老板

的龙凤楼上的艺人所唱：“铁龙山

有清风怪，搜刮钱财铸邪塔。若要

屠龙拔爪牙，只有天上请仙侠

……”从县城南门望去，几十里外

的方向，有座高耸入云的石塔，名

叫青龙塔，那便是盘踞周边县城

几十年的贼窝子——铁龙寨。土

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没有

办法，只有年年“进贡”，才免些

祸事。

这金老板的祖上，也曾被铁龙

寨匪徒所害，所以他虽然正值而立

之年，血气方刚，靠着父辈的基业

在当地颇有威望，但也只能依数

“交贡”。近日，山匪又变得猖獗

起来，有人说是闻着银姑娘的“味

儿”来的。

龙凤楼和豆花店都在南门，中

间隔了几间客栈。金老板说：“豆

花是低俗的玩意儿，龙凤楼里的菜

品皆是龙凤之珍品，非之不得上

桌。”银姑娘听后，在简陋的木门前

挂了个招牌，偌大的四个字——只

卖豆花。有人说，金老板贪恋银姑

娘的美色，求而不得才说出那句

话；也有人说，金老板是因为嫉妒

银姑娘抢了他生意，心生怨恨。

豆花店食客依旧不断，只是

少了问询银姑娘是否卖酒之类的

闲话。

沱江上的风阵阵吹来，打在南

门城墙上，月光下的青石板全是柳

树的影子。烛光在更夫的纸灯笼

里，跟着打更声跳动，像是夜晚激

动的心跳，一如平常，又略不平

常。漆黑的街市，只有龙凤楼二楼

角落的房间亮着灯。两个黑影身

轻如燕，躲过更夫，推窗而入。

正襟危坐的金老板早已备好

酒席，看到黑影进屋，立马起身相

迎，然后朝窗外看了两眼，小心翼

翼地关上了窗。“早已恭候二位多

时，请快快入座。”金老板先开了

口。两人对着金老板坐下，也没寒

暄，急急摘下面罩，小声地谈论起

来。昏暗的烛光下看不清脸庞，只

看得出是一男一女。

次日，鸡鸣刚过，天微微亮，青

龙塔倒了的消息便传遍了县城，

传言四起。有人说，银姑娘本是

邻县的豪杰，其父母受铁龙寨匪

徒所害，家中仅剩她与兄长幸免

于难。两人为报仇，刻苦习武，身

边吸引了一群志士。兄长卧底寨

中一年多，最终里应外合灭了贼

窝。也有人说，青龙塔是因为年

久失修，下雨倒塌所致，志士只是

运气好，顺势而为将其剿灭。还

有人说，是天神下凡，收了清风

怪，拔了青龙塔。

豆花店的门再也没开过，银姑

娘和铁龙寨的匪徒一起消失得无

影无踪。后来，金老板的龙凤楼菜

单里多了一道主菜——银豆花；龙

凤楼艺人所吟唱的曲子，也多了一

首歌——“古有娇将花木兰，今有

志士银姑娘。自幼习武长大脚，兄

妹齐心灭害蝗……”

又过了许久，小南门旁的吊脚

楼，依旧满是文人墨客，只是他们

的话题，又回到了旁边的黄桷树

“砍”与“不砍”的问题。只有金老

板时常在傍晚出现在豆花店门口，

时而望望原来青龙塔的方向，时而

看看手里的银簪子，情不自禁地在

心里问道：你好久才归？

小南门下大脚女
□张益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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